
        
            
                
            
        

    
最後的出擊







作者：瞳



《冰戀書櫃》



從我們山上老舊大宅陽台，我們可以看到東京在燃燒。



B-29 編隊日夜不停的轟炸把我們的首都變成了火海。大概死亡人數已盈千累萬了吧。



我們沈默無言。也沒有這必要。



我站在你身後數步之遙，看到你緊握拳頭竭力壓抑心中的怒火。



你這樣子令我毛骨悚然。



身穿皇軍航空隊少尉軍服的你看來英姿挺拔。



第47航空大隊的紋章是含有特別意義的。由於我家出身士族，而一位叔叔更是皇軍的將軍，我們從最高指揮部可以得到其他人不易獲得的訊息。



第47聯隊亦稱為「神典特攻隊」，是不惜一切代價保護東京的作戰單位。





「紫野，被敵人掌控天空是我們的恥辱。」你仍面向東京道。你沒有使用敬語的「姊上」。這是我們之間的約定，以彼此的名字互稱。



「宏…」我欲語無言。我也深愛我的國家，可是我早已知道這戰爭我們已失敗了。但我不能言諸於口。這會是叛國罪。



一個月前，橫山家的亞月就是因為散播不利戰局的消極言論而被斬首。如我犯了這天規，即使我家有更好的人際關係都保不了我。



我比你長兩歲。父母在戰爭爆發不久就離世了。現在你和我就是這家的倖存者。



你終於轉過身來了。每一次望向你那俊臉，我都無法不被它深深吸引：堅定的眼神，筆直的鼻子，還有那因勤習劍道而鍛練出來的強健體格。



這些使你成為不愧是武士家庭的後人。而我家的傳統是要把榮譽置於生命之山上，這亦正是我擔心的原因。



「紫野，兩天後我就要報到出擊。」



我渾身一震，我知道這代表什麼。



「這樣快？沒有其他方法嗎？」我問。



你搖頭。



「這是我們唯一的機會了，敵人很強大。我們要以犧牲來使他們付出最大的代價。這次會是我最後的出擊。」



在他雙瞳中映出了我臉上的蒼白。我試圖保持鎮定的立姿。



「紫野，妳可以在我出擊前替我做一件事嗎？」



「是什麼事？」我把淚水吞回去。



「我早已成人。我應一早成家的，但這戰爭令我無法找到合適的對象。我不怕死，但我不想在戰死時仍從未明白一個女人的身體貼著我時的感覺。」



我沒有回話。



慢慢地，我解開我白罩衫的紐扣。



你站在那兒一動不動，望著我脫衣。



很快，罩衫落在榻榻米上。我繼而把在戰爭前從巴黎帶回來的胸罩扣子解開了。你走過來把乳杯提了開去。我的乳房解放了出來。



「紫野，這是不倫，妳明白？」



我點頭。「如果我們因此而墮入地獄之門，也不會後悔。」



你點點頭，而我就繼續把餘下的及膝裙子和絲質內褲也卸下了。



「姊上，妳的身體很美麗。」



你突然使用敬語對我們都有很深的含意。你很清楚在做什麼，而我亦一樣。



你把我抱起走進了側鄰的房間。我的身體在你的臂彎中變得柔軟無力。而我身上只剩下雙足上的白襪子。



你把我放在榻榻米上，讓我看著你把軍服脫下。白色檔布無法遮掩你男性性器的勃起。



「宏…」在你進入我身體時我輕喚你的名字。並把小腿繞到你的腰間。



我曾夢想這多少次了？我從不敢說出來，但現在一切成真。



你已知道我非處女。在我未婚夫浩太出征菲律賓前我已把初夜獻給了他。一年之後我收到他戰死的通知。



你對此並不介懷。



你的雙手在撫摸我乳房時是如此溫柔。你的唇卻是硬硬的合了上來。



我讓你抓著我的雙腕把它們左右拉開，我弓起了身體好讓你征服。



你深深的插了進去。我的呻吟在空洞的屋子中迴旋。



另一B-29編隊飛過了。你和我都知道現在唯一能對抗這些殺人機器的就只有我們的性愛發出的聲音了。



我閉上了眼回味著你的每一衝刺，心中竟是祈求那些B-29會把炸彈落到我們頭上在一瞬間把我們化作飛灰。但我知道這是不會發生的。上天不會如此厚待我們，不會如此厚待一個與自己弟弟不倫的女人。



你一次又一次的和我做愛。在你人生中第一次征服女人中你的眼內有一股熾熱的火。



「紫野，屬於我吧。」



「我是你的 宏。我從來都是你的。」



我把你抱緊，彷彿這樣就能使你免於受傷害。



「妳知道我不會回來。」



我點頭。



第47航空聯隊的任務是以自殺方式撞擊敵艦。我們稱它為「神風」，就像數世紀前那上天賜日本的颶風把蒙古侵略者消滅一樣。



「我知道，」我說：「我不會等你回來。我會在你走前先行一步。」



你臉上露出不解。



我望向你的雙眼，說出了：切腹！





我穿上白無垢自浴室走出來。那是作為新娘子禮服亦是赴死的裝束。



我已入內外清理好，完成了如廁免得一會兒失禁。我亦立下了遺囑把家族的財產分給各親友。



你身穿畢挺軍服跪坐在我對面。



在我們之間橫放了一柄短劍。



我們互相行禮。



「給我哼一首曲子吧，宏。」



「紫野，妳應知我不擅長音樂。」



「也哼一首吧。任何曲子也可以。」





於是你唱了：



「日本之魂是什麼



我會說是



如朝日盛開之櫻…」





是神風的軍歌。



我微微一笑，心滿意足了。



「謝謝。」我以關西的方言致謝。



我把雙手合十作最後的禱告。



「你可以當我的介錯人嗎？」我問。



你點點頭，把軍刀放在跟前。



我微微一點頭，然後堅決地把白無垢自我肩部褪下。我的胸脯只有一幅素白的纏胸布遮掩。



「你想我也把這卸下嗎？」



「如果那不會令妳感到不自然的話。」你回答。



我把它捲了下來。



我覺得臉上一熱，即使一小時前你就已嚐遍我的身體和盈握我的乳房。



現在我腰部以上是全裸的了。



從很遠的地方傳來笛聲。



我們都認得這曲子：是荒城之月。



我開始以低沈的聲線唱出：



春高樓（ろよボよ�アよボよ）ソ花ソ宴（りモ） 巡ペ盃（イろゴわ）影イウサ



千代ソ松ゎ枝（り）分ん出（ゆ） ザウ 昔ソ光今ゆゴア



秋陣營ソ霜ソ色 鳴わフゑ雁（ろベ）ソ數見オサ



植よペ劍（コペゐ）ズ照ベ沿チウ 昔ソ光今ゆゴア





華筵春月高樓上

觥籌交錯鬢影垂

千年古木聆弦立

今盡往兮不復存



戰地滿霜衰草暮

野雁哀鳴零落秋

雁陣金戈相照映

撫劍痛思心更悲



還有兩節的，但我已再唱不下去。



深深吸了一口氣後，我用白布條把我小小腿牢牢縛緊。這可以令我在你替我介錯時我身體不致撲倒。



然後，我伸手拿起短劍。短劍上有我們家族的紋徽：旭日中展翅的瑞鶴。



我把刀刃抽出以水淨刀。然後我再望你一眼，把刀尖插入我左腰。





劇痛貫透我全身。我咬緊牙關，慢慢把刀刃拖向我腹部的右方。



「啊……。」我在力竭時發出哀鳴。「幫我，宏。拜託，」



你在我終於切開我腹部時站了起來。我望向雪白腹部上出現的緋紅血線。



再過一會，我的腸子就會滑出來了。血已開始如潮水湧出。



我看著你走到我背後，聽到你拔劍出鞘發出的聲音。



「謝謝你，宏…」我把短刃從腹部拔出再插向我左方的乳房。



「請原諒。」你大喝。



劍破空而至……



(尾聲)



她頭顱離開身體時身體仍畢挺。



她做到了，沒有辱沒武家女兒的應有風範。



我撿起她的首級，拿到外面用洗首桶的水清理好。



然後我把它放在我家的神壇上。



她的眼是張開的，平靜而清徹。



我知道她會安息。



我站起來，行了個軍禮。



然後，我走出了大宅，上了等待我的軍車。



負責駕駛的軍士長可能從我臉上發覺有些不尋常而猜出她的命運吧。由於我們家是世交，我對此不以為忤。



「她已完成了武家女兒的生涯。」我說。



之後，我們在回營房路上都再沒有再發一言。





兩天後的黎明，我們列隊喝下了那杯清酒。。



「萬歲！萬歲！萬歲！」我們高呼，而我們的戰友亦在旁助威。





我們奔向在停機坪上的Ki-43式戰機。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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